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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远去的街头叫卖声那些远去的街头叫卖声那些远去的街头叫卖声
本报记者 杨金丽

九旬老人深情回忆闻远楼九旬老人深情回忆闻远楼九旬老人深情回忆闻远楼
本报记者 杨金丽

四字家风四字家风四字家风
助我成长助我成长助我成长
李良旭李良旭

父亲已经 92岁高龄了，可
仍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每
次我回家，父亲总要问上几句。

一次，当听我发牢骚时，父
亲问我：“你‘让’‘上’‘帮’

‘躲’了吗？”
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父

亲说：“就是见到荣誉就让、见
到困难就上、见到别人有难就
帮、见到好处就躲。如果你做
到了这 4个字，你就没那么多
牢骚，人也会变得有朝气、有
活力。”

我笑道：“如果做到这4个
字，那我不就成傻子了？”

父亲却严肃地说：“我愿
意有这样一个傻儿子，而不愿
意有一个处处都‘抢’‘拿’

‘走’‘躲’的所谓‘聪明’的
儿子。”

我困惑地问：“那什么是
‘抢’‘拿’‘走’‘躲’？”父亲
解释：“就是见到荣誉就抢、见
到好处就拿、见到事就绕着
走、见到问题就躲。如果你是
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你就
不是我的儿子。”

父亲的话，义正词严，让
我深受触动。

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到
家，欣喜地告诉他：

“爸爸，我按照您说的
那样做了，工作、生活
上，处处‘让’‘上’

‘帮’‘躲’。虽 然 苦

点、累点，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融洽了，心态也变得平和淡
定了。”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记住
这 4个字，不是此一时、彼一
时，而是一辈子的事，这是我
家的家风。”

父亲语重心长的一番话，
让我印象极深。

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的
一位战友：“这么多年来，您为
什么常来看望我父亲？”

他说：“你父亲是我心中的
榜样，无论做人做事都是我的
标杆，我得时不时过来向他学
习。他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能吃亏。”我不解地问：“能吃
什么亏？”他认真地说：“简单
地说，就是4个字，‘让’‘上’

‘帮’‘躲’。”
又是这 4 个字。我听了，

顿时感到亲切。这不就是父亲
平时总教育我的吗？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这4
个字，无论如何时过境迁、斗转
星移，永远都熠熠生辉，这就是
我们家的家风。平凡而普通的我
们，要努力将优良家风传承下
去，让它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
引领后人不断进步成长。

日前，记者在运河市区段
盐场码头一带采风时，巧遇一
位习武的黑衣老者。只见他一
杆长枪在手，红缨飞舞，枪影
攒动，进退间脚步迅捷轻盈。

一趟枪术练完，老者面不
改色。我们上前一问，才知老
人名叫李可新，64岁，家住河
对岸戴家园，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老沧州”。

戴家园原名定园，是清代户
部尚书戴明说的私家园林。村中
老人传说，建园子的土都是专门
通过运河从南方运来的。康熙四
年，大儒孙奇逢应戴明说之请，
到沧讲学20天，寓居定园。这
成为沧州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定园从此声名远播。

以文享名的戴家园，到了
民国时期，武风炽烈，涌现出
很多武术家。

“我们戴家园，90%的人都
练过武。”李可新说，他家定居
戴家园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他
的爷爷练燕青拳，是跟沧州城
南门外刘三爷学的。他则拜著
名武术家刘子周为师，学习通
臂拳。他的儿子李林、两个孙
女也都习武。像这样世代习武
的人家，在戴家园并不少见。

李可新说，师父刘子周是
个了不起的人物，其故事载入
《沧州武术志》中。刘子周出身
武术世家，他的父亲刘玉树是
太祖门传人，终生以酿酒为
业。刘玉树不仅在沧州、天津
制酒，还远到南京任酒厂经
理。当时中央国术馆招收学
员，刘玉树就给儿子报了名。
刘子周自幼随父学武， 1929
年，顺利考入中央国术馆。在
馆数年，他受到全面训练，考

试时，获得摔跤第一名。
1935年，刘子周回到沧州

教武术。1937年，在当时的沧
县武术比赛上，刘子周获地趟
拳第一名。“七七事变”后，日
伪沧州公署准备任命他为队
长。他知道后，气愤地表示，
绝不给日本人干事。为躲避日
伪的纠缠与迫害，刘子周后来
到天津大直沽酒厂教武。1954
年返回沧州后，他教武行医，
服务乡邻。

李可新说，师父刘子周有
很多流传至今的传奇故事，最
著名的是打败运河码头恶霸。
当时戴家园有几十个人在码头
干脚行，常遭一个人欺侮。乡
亲们请他出山帮忙。为了保住
戴家园父老的这口辛苦饭，从
不惹事、以老实著称武林的刘
子周，邀那人比武切磋。刘子
周武艺超群，那人根本不是对
手。从此，戴家园人又能安心
在码头上干活了。关键时刻，
武术能保家安身立命。戴家园
武风炽热，也与此有关。

“师父在中央国术馆时，郭
长生任教师。师父特别崇拜郭
爷。但当时是新式教育，不让
磕头拜师。回沧后，他才正式
拜郭长生为师，系统学习通臂
拳。”李可新说，沧州的老武师
都不保守，互相之间经常切磋
换艺。师父在国术馆向很多老
师求教，会的拳种特别多。而
这也影响了李可新。自己虽然
是通臂门的，但也常与其他门
派的武师们学习交流。

“要看沧州武术，还是应该
到民间。”李可新说。至今，他
还秉承着沧州武术的传统，依
然在义务收徒授武。

老拳师讲述老拳师讲述

戴家园百年武术风云戴家园百年武术风云戴家园百年武术风云
本报记者 杨金丽 王少华 摄

我家的我家的家风传承家风传承
主办主办：：沧州市纪委监委沧州市纪委监委

连日来，由张耀华撰文、宋维东朗
诵并制作的视频《话说鼓楼》，在网上
受到关注。在邯郸市居住的95岁沧州老
人宋俊明看到后，激动地说：“我离开
故乡 70多年了，和鼓楼做了近 20年的
邻居。这个视频解开了我心中关于鼓楼
的未解之谜，也让鼓楼从我的记忆深处
复活了。”

宋俊明说，自己家住署前街（此指
老署前街，在今荷花池西、沧州饭店
东）。在老县署还没建成前，这条街叫
鼓楼南街。“鼓楼当年是沧州城最高的
建筑。我们家和鼓楼的直线距离也就
300来米。每次出门一抬头，我就能看
见鼓楼。每天早晨6点、中午12点、傍
晚 6 点，鼓楼就会准时传来钟声。所
以，鼓楼又被称为钟鼓楼。那时，人们
的日常起居、学习生活，都是按鼓楼的
钟声定时进行的。”

“鼓楼又叫闻远楼，坐落在沧州城
的东北部。我小的时候，沧州是一座
水城，城内外河渠纵横。鼓楼南面也
有一大片水域，我们叫后坑。水域南
面就是文昌街，这里住户多，垃圾也
多。我家虽然离这里最近，却很少去
这片水域玩耍。去的最多的地方，是
鼓楼东面到沧州城墙根的那片水域。
那里住户少，水面干净。每年夏天，

我常和同学来此游泳，然后再到附近
的一处广场玩耍。小时候的生活场
景，基本上是围着鼓楼展开的。”宋俊
明说。

宋俊明印象最深的是，小学开学
前，父亲带他去鼓楼看“魁星点斗”。

“父亲是一名教师，特别尊崇魁星爷。
他说，拜了魁星爷，就能好好上学读
书，将来考个好功名。”宋俊明说，鼓
楼的二楼名叫魁星楼，里面供奉着魁星
爷。传说魁星是个才子，曾连中三元，
却因貌丑被逐出皇宫，愤而跳入东海。
玉皇大帝怜悯他，赐他朱笔一支，命他
掌管人间科举文运。他记得鼓楼里的魁
星爷是彩色塑像，坐东朝西，坐在高台
上，一只手握笔，另一只手执斗，双脚
之下各有一只金鸡和一只大鳖。“后来
我才知道，那是取‘独占鳌头’和‘一
举夺魁’的意思。”老人说。

那时，宋俊明父亲常带着孩子们登
临闻远楼。登上最高层，居高临下，他
们可以西看大运河，西北观水月寺，南
望清真寺，西南远眺文庙、城隍庙等。
父亲有时还带着他们在闻远楼上诵读古
人名篇《岳阳楼记》。

1937年，日寇占领沧州后，修筑了
东起鼓楼、西至运河的土路。1939年，
日军从东城墙向火车站修路约 800米，

并将这条路命名为“赖川路”。后来，
日军在“赖川路”西端东城墙处开了一
个新东门，并在鼓楼至新东门的大水坑
上，架起一座木桥。沧州解放后，在运
河白家口建起了新华桥。这条路因桥得
名，叫作新华路。

1947年沧州解放。1948年，宋俊明
在市政府秘书室工作。他记得，当时鼓
楼由政府派人管理。“当时老百姓戴手
表、有座钟的很少，人们上下班、早中
晚饭的时候，都有专人负责敲钟。不知
道这个敲钟人，是不是《话说鼓楼》中
提到的白三爷？或者是白三爷的后
代？”宋俊明说。

2年后，他被调到沧县专署工作，
办公地点与鼓楼近在咫尺。鼓楼还像原
来一样热闹。每年重阳节，老百姓依然
保持着到鼓楼登高望远的习俗。

1952年，国家从地方抽调干部支援
城市工业建设，宋俊明被抽调并分配到
邯郸工作。每次从邯郸回老家，穿过鼓
楼大门洞时，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说：

“到家了！”
“别看我们家离鼓楼这么近，我一

直不知道鼓楼始建于明代，有 500多年
的历史。”宋俊明说，鼓楼就是他心目
中家乡沧州的符号之一，至今还常常出
现在他的梦中。

“冰糖瓤的西瓜啊！”“新米老枣的切糕呦！”“锔盆——锔碗——锔大
缸！”

7月28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热爱沧州文化的84岁老人戴树
德，情不自禁地喊出记忆深处的叫卖声。他说，自己小时候，沧州街上提
篮、挑担卖货的小贩比较多，很多都要叫卖吆喝。这些叫卖声各有特色，
交织在一起，就像一首家乡日常生活的交响曲。老人一边在电话那头学着
高低不同、声调各异的叫卖声，一边介绍。这些叫卖声伴随着家乡风俗
的记忆、时令吃食的味道，涌上老人心头。

那时，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工
匠，招揽生意时，也会吆喝几
声。

老两口印象较深的是木匠、
磨刀师傅和锔瓷匠的吆喝声。木
匠背着工具袋，边走边吆喝“拾
掇零活”。磨刀师傅吆喝的是

“磨剪子嘞——戗菜刀”，音调先
升起，拉长调，最后降调结束。
现在一些城乡仍有磨刀人，偶尔
还会吆喝几声。

过去老百姓日子穷，生活
用品如锅碗瓢盆等破损了，人
们也舍不得扔掉，就找锔瓷匠
来修补。锔瓷匠担着挑子走街
串巷时，吆喝的是“锔盆——锔
碗——锔大缸”，音调曲折婉
转，别有韵味。

退休后，老两口也常回家
乡小住。他们曾尝试着寻找儿
时的叫卖声，却很少听见留在
童年记忆中的声音了。如今的
沧州，城市发展越来越快，高
楼越来越多，水果、蔬菜、食
品等都进了商场、超市，街头
再也见不到那么多形形色色的
小贩了。老两口有时在城郊大
集上还会看见小贩。小贩大多
开辆电三轮，吆喝声都是提前
录好的录音，通过大喇叭放出
来，音效倒是很强，却少了韵
味。

戴树德说，小贩们的叫卖吆
喝，本是热闹市井中最常见的声
音，现在只能回忆时自己学叫几
声，以慰乡愁了。他们重温这些
声音时，沧州的四季风俗情景，
好像一幅幅图画在眼前闪过，让
人倍感亲切。

戴树德和老伴儿白玉香，
一个是高级工程师、四川省劳
模，一个是高级会计师。上世
纪 40年代初，他们都出生在沧
州城南门外的义和街上。高中
毕业后，戴树德考上了中国科
技大学，从此离开家乡，先后
在北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
习、工作和生活。1969年，为
了支援三线建设，他和妻子携
家来到四川省绵阳市，从此远
离家乡。

远在川蜀，夫妻俩深爱着
家乡文化，常常回忆起家乡的
一草一木、风土人情。各种不
同的叫卖声恰好折射了家乡的
风俗。

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在
戴树德的记忆中，自己小时
候，沧州市民喝的是运河水。
当时有专门卖水的行当。卖水
人到运河边取水后，或肩挑、
或车拉，走街串巷卖水，吆喝
的是“倒两筲”。这声吆喝短而
有力。人们听见吆喝声，就知
道卖水的来了，打开院门，让
他进来把水缸倒满。说着，戴
树 德 学 着 吆 喝 起 “ 倒 两 筲 ”
来，果然短促有力，不拉长
调，“两”字音调上扬。

白玉香说，小时候，她家
有个外地来的邻居，就是“倒
两筲”的，吆喝的是“倒两筲
嘞 ， 倒 两 筲 嘞 ……” 拉 着 长
调，声音悠长。她后来才知
道，这个邻居是共产党员，以

“倒两筲”为掩护，从事地下工
作。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沧州
的水塘比较多，冬天结很厚的
冰。那时，水塘的水很干净。
冬天，人们常在水塘周边空旷
的地方建“冰窖”，把冰放在窖
内，用高粱秆、麦秸等东西密
封保温，外边抹上泥巴。经过
冬、春两季静置，冰变得晶莹
透明。冰窖主人在夏天开窖，
出售冰块。

“小贩沿街叫卖冰块，吆喝的
是‘凿冰’。那时我还是孩子，就
爱买‘凿冰’吃。‘凿冰’很便
宜，一分钱能买好多块。把它
放在碗里，倒上醋，吃下去马
上就凉快了。”戴树德说。

如今，老两口上了岁数，
再也不敢吃冰棍了，但学着吆
喝一声，也会顿生清凉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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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树德更多的叫卖声记忆，和
各种食品有关。

当时沧州街上有卖臭豆腐的。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人总用沧
桑低沉的声音叫卖：“臭豆腐、酱豆
腐，一分钱买两块。”戴树德学来，
就像一首深沉的歌。

还有一位卖切糕的中年高个男
人，叫卖的是“新米老枣的切糕
哟”，声音高亢激昂，让人难忘。每
当戴树德听到男高音唱歌，不由得就
想到了义和街上那个卖切糕的男人。

每年6月，小麦收割后，一种特
殊的节令吃食，令人垂涎，这就是
羊肉粥。人们用新收的小麦加羊
肉，在大砂锅里熬制熟烂，出锅前
再淋上香油。一时间，麦香、肉
香、油香四溢。叫卖者吆喝的是

“羊肉粥”。此外还有一种甜粥，用
黄黏米和枣一起熬成，味道甜美，
小贩叫卖“抹够”。卖这两种粥的，
是兄弟俩，人们唤作大楼、二楼。
他们叫卖时，声音都很短促。戴树
德说，好久没有喝过这两种粥了，
学着吆喝几声，仿佛尝到了美味，
齿颊生香。

另外，街南头有一家卖蒸饼
的，吆喝声也很有特色。制作者用
发面裹白糖或豆馅儿做好蒸熟后，
放在提盒里沿街叫卖。戴树德常常
听着“蒸饼，白糖的呀”的叫卖声
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如今，那
婉转顿挫的音调，还常常萦绕耳畔。

当时，城市周边的菜农、果农
也常挑着担子进城卖蔬菜水果。紫
色的葡萄、红色的枣，黄色的土
豆、绿色的辣椒等各种菜果琳琅满
目，叫卖声此起彼伏。“土豆、茄
子、辣椒，来买呦！”“黄瓜、豆
角、倭瓜，现摘的！”“冰糖瓤的西
瓜啊！”“呦，葡萄来！”“稀甜的枣
来，尝一个再来买啦！”老两口说，
回味着这些叫卖声，好像回到了童
年家乡的四季光阴中。

小贩们的名字，戴树德大多不
记得了，却对大洪哥印象深刻。大
洪哥每天挑着装满各种时令水果和
干鲜果品的担子，白天在大石桥老
槐树下、夜晚在义合街中间的吴家
茶馆门前叫卖。戴树德记忆最深
的，是他冬天卖花生和绿皮红心萝
卜时的吆喝声。当时人们管花生叫
人参果。大洪哥吆喝“大人参果，
先尝后买呀”“赛梨不辣的萝卜”，
声音洪亮，音调悠长。冬天的夜
晚，叫卖声传出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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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北伐时，，爱国将领方振武为沧爱国将领方振武为沧
州鼓楼题字州鼓楼题字““自由自由”。”。

市民马振江创作的市民马振江创作的《《沧州城沧州城
风俗画风俗画》》中有不少小贩叫卖的场中有不少小贩叫卖的场
景景

戴树德和老伴儿白玉香至今对家乡的叫卖声念念不忘戴树德和老伴儿白玉香至今对家乡的叫卖声念念不忘

李可新在运河边练武李可新在运河边练武


